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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是世

界上唯一没有中断

的文明，这与包括

典籍文献在内的优

秀传统文化的传承

分不开。作为中华

文明的根脉和重要

物证，中文古籍究

竟有多少家底？

记者获悉，由

上海图书馆开发的

中文古籍联合目录

及循证平台是图书

馆界规模最大的古

籍目录平台，截至

目 前 收 录 有 1400

余家机构的古籍馆

藏目录，汇聚了不

同来源的古籍循证

研究数据达138万

余条。柏克莱加州

大学东亚图书馆、

哈佛大学哈佛燕京

图书馆等海外图书

馆也加入联合目

录，提供古籍书目

数据查询和全文影

像浏览。

“‘书目控制’

一直是图书馆的使

命，通俗地说就是

摸清家底，这是让

书写在故纸堆里的

文字‘活’起来的基

础。”上海图书馆研

究员夏翠娟告诉记

者，中文古籍联合

目录及循证平台致

力于“一网打尽”在

历史上有一定影响

的官修目录、史志

目录、藏书楼目录、

私家目录和版本目

录等，辅之以人名、

地名、印章、避讳

字、刻工等额外规

范数据，并结合内

容分析统计、时空

及社会关系分析等

工具，实现结果可

视化显示。

在这里，不仅

能一站式获得几乎

所有存世的中文古

籍书目，还能获取

历史上记载过但已

散佚的古籍书目，

并通过大数据发现

它们之间的相关关

系，启发研究思

考。比如，谁最爱

在古籍上批校题

跋？朱熹最关注谁的作品？记者点开平台

网站https://gj.library.sh.cn/，点击循证研究，

可知批校题跋者最多的是丁丙，相关数据

有3120条；其次是乾隆，相关数据有2005

条。如果对丁丙不了解，点击他的名字会

弹出介绍：清藏书家。与兄丁申同为诸

生，皆嗜书，时人称为“双丁”。光绪十四

年(1888)建嘉惠堂藏书楼，沿用其祖父丁国

典所建八千卷楼之名，分设八千卷楼、后

八千卷楼、小八千卷楼，聚书八万卷……

而根据责任者及相关批校题跋者统计分析

图，朱熹最关注程颐的作品，其次是韩

愈。程颐与其兄程颢共创“洛学”，为理学

奠定了基础，世称“二程”，与朱熹有学术

的承续关系。而韩愈既是文学家，又是思

想家、政治家，朱熹关注的是他的思想还

是文学成就有待进一步深入研究。“这也是

中文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建设的一大

初衷：提供创新性的古籍循证服务，以古

籍目录的记载和古籍文献中的内容为依

据，将科学的研究方法与研究人员的经验

相结合，以解决特定学术问题。”

据上海图书馆馆长陈超介绍，中文

古籍联合目录及循证平台是综合应用数

字技术进行多维度跨地域资源整合揭示

的一种尝试，在实现文献查询、文本获

取 、 版 本 考 证 、 流 传 查 引 等 功 能 基 础

上，将进一步联合收藏机构共建共享，

建立古籍的知识元宇宙，让更多人遨游

其间，感受典籍在历史长河中的源起与

流转，以及它们所蕴含的中国智慧、中

国精神和中国价值。

记者看到，该平台对 《汉书艺文志》

《隋书经籍志》《崇文总目》《郡斋读书

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郘亭知见传本

书目》《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等22种古籍

目录进行单独展示，目录内每一种古籍皆

可查看详情。以北宋的 《崇文总目》 为

例，这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国家书目

（已残缺），也是中国较早的解题书目，著

录经籍共3445部，30669卷，分经、史、

子、集四大类，每类有叙释即类序，每书

有解题。清代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 是

中国古代最巨大的官修图书目录，著录图

书3401种，79309卷，存目6793部，93551

卷。该书基本上囊括了清乾隆以前中国重

要的古籍，特别是元代以前的书籍更完

备，为我国收书最多的目录，而且写有内

容提要和评论，为学者研究中国古代的政

治、经济、文化、历史等提供了翔实的文

献资料。

据透露，这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为各

机构提供独立古籍目录站点，支持其管

理员设置个性化的站点主页和全文影像

浏览权限、上传并修改数据。“平台已实

现各馆现存古籍珍藏的联合查询、规范控

制，并提供学者循证版本、考镜流藏之功

用，未来希望更多的图书馆携手加入，以

嘉惠学林、泽被后人。”上海图书馆副馆长

刘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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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婷

有实力的“破圈”是重要的文化现象

王雪瑛：2023年的春天，王安忆与余华在华
东师范大学对谈，不少学生连夜在取票处排队上

了热搜，对谈现场思群堂更是座无虚席，主办方

开通数个视频号同步直播；莫言来到复旦大学

与王安忆、陈思和在相辉堂对谈，几乎是复刻

了“那一场”对谈的热度，顶流作家现身高校

在青年学子中引发汹涌文学热情，一直蔓延到

网络平台。作为网络文艺新形态的直播已与话

剧、戏曲、歌剧等舞台艺术深度融合，《网络直

播文艺生态报告》显示，文化类直播同比增长

超过百万场。文学读书类综艺 《我在岛屿读

书》全网短视频播放量超5亿。《文学馆之夜》

第一期播放量超过800万。多种文学类的电视

综艺节目，让人耳目一新的第八届鲁迅文学奖

颁奖典礼，闪现在短视频中的文学金句，文学

名家与受众的对话，网络文学“日更”与读者

的互动；当代作家小说叙事的创新融合，文学

名刊与新媒体的联动，对网络文学、青年作家

的关注等，文学作为艺术母体在媒体融合时代

的多种平台上发生“新变”，涌动着当代文学破

圈的动能，如何评价多种形式的文学破圈？文

学破圈对当代文学的生态有着怎样的意义？是

不是正在构成文学生态的新特征与趋势？

刘大先：我称其为文学试图寻找自己在媒介
融合时代出路的努力。我曾在《从后文学到新人

文》一书中讨论过这个问题，从大众媒介诞生后，

文学就一直与诸如广播、电影、电视发生关联，只

不过这个趋势在当下变得愈发显豁。文学总要

有一定的载体，从传播手段来看，经历了口头、

书面、电子的不同形态。我们惯常理解的“文

学”是以纸质发表出版为主要形式的书面文

学。就当代文学而言，到1980年代中后期主流

书面文学形式已经同媒介紧密结合起来，路遥

的《平凡的世界》出版后，就有了广播剧，后

来又拍了电视剧。梁晓声的《人世间》几乎复

制了《平凡的世界》的传播模式。凡此种种表

明，典范的印刷文明、书面文学生态正在发生

潜移默化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到当下已经成为一

种常态。这意味着我们的文学创作、传播、消费，

或者说整个“文学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迎

来了一个“泛文艺”的时代，渠道下沉，即文学作

为母体固然有着自身的独立价值，但它也成为其

他艺术形式比如电影、网剧、游戏的内容提供

者。当代文学显示出勃勃的生机，也证明了文学

不仅仅是一小部分人的事业，而且是最广泛人群

共享、共有的生活；同时媒介和渠道变得越来越

重要，提醒着文学研究者不仅要关注此前关于文

学“四要素”，作品、世界、作家、读者的考量，还需

要补充进媒体的要素。

张莉：之所以有破圈这个话题，是因为现有
的专业壁垒。和当下大多数写作者更为固定文

体创作身份相比，现代文学时期的作家们往往

有多重身份，现在看起来当年的鲁迅先生就是

一个标准的“斜杠青年”。但鲁迅先生会认为自

己破圈了吗？恐怕不会。当我们说哪个作品出

圈时，可能我们心目中已经有个圈了。而“破

圈”，首先“破”的是我们的心中之谜。不过，

我依然很欣赏大家对破圈的愿望。真正有实力

的“破圈”会长久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比如

梁晓声的《人世间》。前提是，作品写得好，作

家有实力。否则，所谓的破圈也就是一过性

的，泡沫而已。当然，破圈是好事儿，可以带

动销量，但我也得说，很多优秀作品的读者并

没有那么多，算不上破圈，但长远来看，它依

然有文学意义和社会意义。是否“破圈”不能

当作判断当代作家作品的唯一风向标。

杨毅：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正在经历着多方面
的变化，当代文学破圈成为热议话题，文学破圈

的动力也可能与Z世代的成长相关。95后、00

后已是文化消费市场的主力，他们已成长为网络

作家的中坚力量。文学要获得更广泛的公众性

和社会性，必然要回应年轻人的需求。互联网是

Z世代与生俱来的经验，在屏幕前观看影视作品

或者娱乐节目已成为我们感知世界的重要方

式。据我的观察，当代文学生态出现3个新特

征：文学的影像化、综艺化和晚会化，三者共同指

向的是文学的媒介融合，跨媒介成为当前文学生

态的重要方式和形态。

是以文学为中心，不是将文学
当噱头

王雪瑛：《文学馆之夜》《文学的日常》《文学
的故乡》等有关文学的电视综艺节目让作家的声

音抵达观众，文学的氛围从安静的书卷蔓延到日

常与现实。以现代传媒的方式打开作家的书房，

与观众分享作家们的对谈。余华、苏童、程永新

等嘉宾现身《我在岛屿读书》，讨论AI对文学的

影响，余华和莫言这对同窗好友更是吸引着受众

的围观。看过此类节目吗？有什么内容给你们

留下深刻的印象？如何理解这类节目与大众的

对话方式？

张莉：文学作品是内容，纸媒或者电子媒体
只是媒介。纸媒时代线装书《红楼梦》，电子时代

电子版《红楼梦》依然是《红楼梦》，它不会变成其

他小说，这些只是介质的变化。在电子媒体时

代，文学为什么不和新媒体融合呢？一百年前，

我们的作家们也演讲，也给读者回信，也和读者

交流互动，小说在报纸上采用连载的方式。当年

的那些市民报纸，那些演讲会也是与大众交流的

新形式。用不同的方式多和读者交流，是当代文

学保持活力的传统，也是它应该有的状态。作家

积极地和各种新媒体融合很自然，只要不自己画

地为牢，文学交流的天地便甚为宽广。余华、苏

童等作家在《我在岛屿读书》上，以一种家常的方

式交流，对当代文学的普及有着重要意义。据我

所知，作家们关于史铁生和《我与地坛》的理解不

仅使很多年轻观众重新理解史铁生和《我与地

坛》，也推动了很多读者去重新阅读纸质版《我与

地坛》，这不得不让人感叹媒体的传播效力。

无论是《文学馆之夜》《我在岛屿读书》还是

《文学的日常》《文学的故乡》，都是以文学为中

心，而不是将文学当作娱乐噱头，节目形式活泼、

平易近人，但内核是严肃的，使文学通过新的介

质形式走进大众生活。不得不说，这是将当代文

学与大众媒体进行深度融合的有效路径，对于推

动“全民阅读”更是深有助益。

刘大先：我看到过相关节目的片段，算是一
管窥豹吧。我印象较深的是，这类节目被广泛

传播的往往是那些娱乐化的或者能够引发共情

与讨论的片段，观众可能感兴趣的点未必是深

邃的思想、创造性的美学形式，而是那些灵光

乍现的机智瞬间，或者能够进入到公共讨论空

间的话题。这是由电视综艺的整体性语境所决

定的，与文字阅读的接受是不一样的，后者阅

读的文字是抽象的符号，需要经过大脑的转

化，并且是静态的，可以反复揣摩，而光影声

响的符号是直观的，更能传播那些即时性引人

关注的内容。此类节目当然是有助于文学在大

众层面的影响力和覆盖面；但也要注意不要遮

蔽文学最为精微、细致和深刻的东西，纵容了

短平快的即时反馈需求。因而，需要在这种张

力中间做好平衡，毕竟最为高级的文学是延宕

满足的，而延宕满足才可能带来更为久远而绵

延的审美感受。

杨毅：这些文学“慢综艺”没有娱乐综艺刻意
设计的冲突或笑点，而是以自然的方式亲近人

心。《文学馆之夜》首先从文学经典出发，反观当

下中国人的生活经验和内心情感，在重温文学经

典的同时赋予其新的意义。《我在岛屿读书》通过

作家们面朝大海的聊天对话，让观众在轻松幽默

中感受阅读和文学的魅力。观众获取更多的可

能不是具体的知识或深刻思想，而是精神上的释

放和治愈。观众会因作家们提及的书单而找来

阅读，或对他们有趣的话语感兴趣。亲近自然的

表达方式，契合现代都市人远离喧嚣、崇尚自然

的愿望。现代职场让人承受竞争的压力，在海边

和好友读书聊天，也是我们向往的休闲方式。

人工智能、短视频与文学经典
的魅力

王雪瑛：“人类的文明极其复杂，而且每个人
的命运都走向不同的方向，这不是人工智能能够

指引的。”“即使它越来越厉害，文学一定是最后

一个堡垒。”余华和苏童在《我在岛屿读书》中

的对话涉及当下我们关注的ChatGPT。有的作

家认为迭代升级的ChatGPT是辅助写作的贴心

工具，也有人担忧是否会“取代”我们的写

作。其实无论是担忧，还是乐观地开启运用之

旅，与模型共同进步，都基于同一个事实，以

ChatGPT为代表的现代科技对文学生态的影

响，引发更多人思索什么是文学独特的价值，

文学经典的魅力是什么？如何重新认识文学对

于我们的不可替代的意义？如何保持文学的原

创性，文学如何走向未来？

刘大先：科技与人文的融合已是一种不可抗
拒的趋势，但是智能不等于智慧，算法尚未升级

为思考，尽管未来难以预测，无可否认的是现代

科技已经并将持续对文学生态发生作用，无论从

题材、形式，还是从观念上都给文学的未来发展

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这就是一种历史进程中的

常事。文学独特的价值至少在目前看来，还在于

它所能提供的肉身经验性、情感体验性、精神感

召力和智慧启迪性，这些目前的机器学习和算法

还无法完成。文学经典的魅力就在于它超越时

间、空间和族群的局限，它已经成为我们的情感

积淀、集体记忆和文化遗产的有机组成部分，同

时又具备被每一代新读者激活的潜能，成为我们

生活的语境和创新的源泉。它的不可替代的意

义就在于此，就像我们无法置换掉我们的历史和

记忆、情感和精神寄托。文学的“原创性”，不能

等同于狭义的“创新性”，“原创性”的意义可能更

多在于体现出不同历史阶段人的经验。

张莉：ChatGPT的功效在于使我们获取知识
的路径更加便利。即使是它进行写作，也是基于

以往信息基础上的整合创作，并不是独辟蹊径，

无论在技术还是在内容上，都不具有真正的创新

意义。我很同意嘉宾们的观点。前几天，诗人西

川也谈到了这个话题：“ChatGPT可以画画，写

诗，如果你的水平不行，那机器一定会替代你。

所以，ChatGPT区分了谁是真的艺术家。”说得多

好，我深以为然。

杨毅：余华认为，人工智能似乎无法达到优
秀作家的水准，但这个观点在突飞猛进的技术面

前很无力。比如AI孙燕姿就让音乐界大为震

惊。不妨大胆预测一下，ChatGPT有可能生成

“AI余华”或者“AI苏童”，然后运用人工智能技

术“创作”出我们青睐的作品。这就倒逼着我们

重新理解文学的原创性和价值。

我想象，人工智能时代的文学文本是处于动

态中的，是可以加工、整理、修改的动态文本，它

将作家、作品和读者紧密地联系起来：读者可以

自行选择作家生成自己喜爱的作品，也可以在其

中参与创作，形成专属自己的作品。这种新的文

学样式告别了传统纯文学以作家作品为中心的

规则秩序，让读者参与文学创作，让他们切身感

受到文学创作的魅力。这也许是文学在未来存

在的一种方式。

王雪瑛：短视频成为我们快速打开世界的方
式，是各种文艺品类的集散地，短视频及时捕获

现实中真实发生的瞬间，迅速剪辑文艺活动中的

片段……选择性的剪辑加快了传播的速度，多样

性的内容形成不同的热点。短视频以“快速穿

插”把受众带到了文学的场域，轻松享受着作家

阿来讲述初见格非的故事，也思索着余华和苏童

关于ChatGPT的看法。短视频的完播率直击碎

片化阅读的现实，短视频让阅读提速，对我们的

深度阅读能力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短视频对文

学生态会有怎样的影响？

刘大先：当代文学正在接受来自新媒体文
艺、人工智能写作、文学接受方式革新等多方面

的影响。短视频确实会给人们的感受力带来新

变，我曾在讨论文学未来趋势时，说到一种情形，

某些深度写作、阅读与思考会成为分众化与小众

化的形态，而另一种情形则是大众化的泛化的形

态。两者并非不可调和，普及与提高之间有一种

变量系统，需要创作者有受众观念，尽量做到雅

俗共赏。但话又说回来，轻松就能得到的会是浅

表层面的娱乐与认知，任何复杂的精神与思想提

升都要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而不是轻而易举就

能获得的。

张莉：短视频会对阅读产生一定的冲击，会
影响我们的专注力。而阅读则需要深潜，需要安

静，需要专注力。在今天，如何保持深度阅读，对

每个人都是挑战，包括我自己。我也乐观地认

为，喜欢看视频的看视频，喜欢阅读的就去阅读，

而且看短视频的也不会一辈子只看短视频。世

界上并不存在几分钟看完世界名著的事情。阅

读需要日积月累，需要时间沉浸，真正的阅读永

远是沉静的、缓慢的、深潜于心的，它需要全身心

投入。

杨毅：喜好短视频的用户和专注长阅读的读
者可能是两类不同的受众。值得关注的不仅是

短视频，而是阅读和接受方式的变化。根据

《2022年度中国数字阅读报告》，数字阅读用户

已达5.3亿，涵盖网络阅读、移动终端阅读、声画

阅读、AI虚拟阅读等。这些Z世代常用的阅读方

式，实现了阅读从静态接受到动态参与的转变。

新媒体时代的文学接受方式不再局限于阅读纸

质的报刊书籍，而扩展到屏幕前体验甚至创作文

学，让观众沉浸感受新媒介赋予文学的动能和无

限可能。

嘉宾：张莉（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大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杨毅（天津大学人文艺术学院讲师） 主持人：王雪瑛（本报记者）

媒体融合时代，文学如何“新变”

编者按

互联网技术和新媒体
改变了文艺形态，催生了
新的文艺类型，拓宽了文
学发展空间和传播途径，
带来文学观念、文艺实践
与艺术审美的变化。媒体
融合时代，文学如何“新
变”？文学破圈如何影响
当代文学的生态？为此，
我们特约深入当代文学现
场的评论家与Z世代文学
博士交流探讨。

文学聚光灯

▲文学读书类综艺《我在岛屿读书》累计展现量17.1亿，累计播放量1.4亿，全网短

视频播放量超5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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